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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学最大的时代召唤
——汪树东生态文学访谈录

□ 李景平

汪树东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事生态文学研究。著有《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

然精神研究》《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天人

合一与当代生态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

性研究》等学术专著，以及即将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的百万余字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史》（四卷本）。

李景平  《中国环境报》高级编辑，山西省

作家协会生态文学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著有《绿

歌》《走过时光》《风在心间行走》《云下山河》

等生态散文集。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环境新闻奖、

山西新闻奖、中国环境文学奖、山西省“五个一

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黄河》年度文学奖。

◇ 生态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和发展具有三个层次的重要意义。第一，生态文学促使越来越多

的作家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和扩展了创作题材。第二，生态文学呼唤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写

作态度。第三，生态文学赋予中国当代文学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乃至世界观，即节制欲望、尊重自然、

与万物共生。

◇ 相对而言，欧美生态作家具有更为典型的个人性，而中国生态作家越来越表现出鲜明的集

体性。因为中国的生态文学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与美丽中国建设有关，与国家意志有关。

◇ 生态文学的确会对一个时代的生态意识产生直接影响，但是生态文学毕竟是文学，指望文

学对社会现实产生直接的作用往往是不现实的。生态文学更大的作用是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是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是打破人们的“自然冷漠症”，促使人们恢复对大自然的兴趣和想象。只

要人们能够充分接受生态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只要人们的生态意识得以觉醒，就会去反思自己的

生活方式，去守护大自然。

◇ 生态文学反对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否定人的内在价值，而是认识到人与

自然万物都一样具有内在价值，人是主体，自然万物也是主体，因此人与自然万物要建立一种主体

间性，要建立和谐共处的生命共同体。生态文学是讲述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是居间的文学，是互

联的文学，是强调生命共同体的文学。

◇ 万物平等是生态文学的一种理想，也是生态文学的核心诉求。但是对于不少人而言，接受

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理念还是非常难的，这就像那些自我中心主义者要摆脱小我一样艰难。理想

的艰难在于此，理想的崇高亦在于此。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生态乌托邦应该被牢记，其释放出来

的光芒也会照射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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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在生态文明新时代的

概念界定

李景平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

环境文学、生态文学、自然文学

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体现。

但人们实际使用这些概念讨论作

品的时候，往往把不同作品归在

同一概念下，不同概念又往往指

涉同一作品。请谈谈您对这些概

念的理解。

汪树东：环境文学可以视为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最初的发展形

态。我国最早倡导环境文学的是

高桦。1984年《中国环境报》创刊，

高桦从北京文联调入该报社，创

办《绿地》文学副刊，打出了环

境文学的旗号。当时德国、日本

等国家有“公害文学”，主要以

文学的形式揭露水污染、空气污

染、垃圾泛滥乃至核污染等环境

公害问题。高桦认为在中国称“环

境文学”更合适，主题不只是揭

露批判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行

为，还包括讴歌蓬勃发展的环保

事业和为之奉献的环保卫士。现

在看来，环境文学的命名体现了

环境保护的理念，还存在较为鲜

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特点，人与自

然的主客两分思维仍是主导形态。

与环境文学相关的是绿色文

学的说法。黄文华在《呼唤“绿

色文学”》（《文学评论》1990

年第 5 期）一文中指出，全球性

的环境问题非常严重，需要绿色

文学来唤起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

后来，童庆炳也倡导绿色文学，

写了《漫议绿色文学》（《森林

与人类》1999 年第 3 期）一文。

其实，无论是环境文学还是绿色

文学，都是对环境问题的积极应

对，但都没有意识到之后生态文

明建设的高度。

自然文学（自然写作）这一概

念源自美国，最早由美国学者费

朗西斯·H·哈尔西在 1902 年发

表的文章《自然文学作家的崛起》

（The Rise of the Nature Writers）

中提出，主要是指美国文学中描

写自然、荒野的散文作品。程虹

研究美国自然文学的学术专著《寻

归荒野》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反响。

我国台湾文学界和学术界也倾向

于用自然文学（自然写作）这一

概念来概括那些描绘观鸟观花、

书写荒野体验的写实类型的散文

作品。近年来《草原》杂志也在

大力倡导自然文学。我认为自然

文学（自然写作）这个概念对写

作对象的限制过于狭窄，在思想和

题材上的涵盖面又太宽，且缺乏对

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时代文化语境和

对生态意识的深层思考。

至于大自然文学，是安徽作

家刘先平等学者倡导的。我认为，

大自然文学只是中国当代生态文

学中的一个品类。

生态文学这个概念最早出现

于 1972 年。美国学者约瑟夫·米

克 (Joseph W. Meeker) 在《生存的

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一书中第一次

提出了“生态文学”的概念。其

实，此时西方的生态文学已经呈

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据我了解，

在我国“生态文学”一词第一次

出现在许贤绪的论文《当代苏联

生态文学》（《中国俄语教学》

1987 年第 1 期）中。它是从俄语

翻译过来的，作者指出这是当代

苏联文学中的一个新名词，但所

谈的却是一个老问题，即人和自

然的关系问题。王诺后来在学术

论著《欧美生态文学》中对生态

文学的概念给出了界定：“生态

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

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

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

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

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

文学。生态责任、文化批判、生

态理想、生态预警和生态审美是

其突出特点。”这个定义相当完备，

尤其是他对生态整体主义的阐释，

为生态文学寻找到理想的价值论

基石。胡志红、刘晓飞、高旭国

等学者也曾对生态文学的定义做

过反思和补充。

应该说，生态文学这个词无

疑最具有现实性、前瞻性、理论性、

启发性，其他几个名称都无法开

启新的文学空间、开创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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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正如李敬泽在《人与自然、

人民与生态——在 < 十月 > 生态

文学论坛和 < 诗刊 > 自然诗歌论

坛的发言》（《十月》2022 年

第 1 期）中所说，生态这个概念

带着新的问题意识，打开了新的

认知空间，既可以是批判性的，

又可以是建构性的；更重要的是

它所暗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

是主体的位置和构成问题。生态

文学开创了新的广大空间，重新

想象人类自身，关系到文学的未来。

我认为，生态文学的崛起已

经对传统文学观构成了缓慢但坚

定的挑战，我们必须好好地领悟

这种挑战所暗含的启示，才能更

好地从事文学事业。我认为，生

态文学其实要构筑的是一种人类

世的大文学观。

李景平：对于生态文学、生

态文化、生态文明这些概念，你

是怎样理解的？它们之间又具有

什么样的关系？

汪树东：我认为要准确理解

生态文明，就必须从宏阔的人类

文明发展史角度来看。原始文明、

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工业文明

是人类文明史的来路。原始文明

延续了几十万年，农业文明延续

了近万年，游牧文明延续了大约

五六千年，而工业文明自第一次

工业革命以来才延续了两百多年，

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态问题。

鉴于此，生态文明应运而生。

生态文化和生态文学都是在

生态文明理念的大框架下才有意

义和价值。2025 年 5 月，生态环

境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

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指导

意见》，提出“牢牢把握新时代

新的文化使命，紧紧围绕生态文

明建设实践，大力弘扬生态文化，

培育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系统

开展生态文化研究，建设完善生

态文化载体，丰富生态文化产品

和服务，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

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全面推进

生态文化融入生产生活，为新时

代新征程以美丽中国建设推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强

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

其中对生态文化的定位特别关注

生态价值观念的指引，也就是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理念。可以说，生态文

化就是促进生态价值观念落地的

文化，引导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

而生态文学无疑是生态文化

中最具艺术性的一个构成要素。

2023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中国

作家协会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

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

意见》，提出的创作方向包括传

播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书写生

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讲好生态

环境保护感人故事，赞颂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之美。可以说，生态文学

要以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倡导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为指导，

全方位反思现代人的生产生活，反

思生态危机的社会文化根源。

可以说，生态文明、生态文化、

生态文学是不同层级的概念，生

态文学是生态文化的一部分，生

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

李景平：从我们所谈的多重

关系中，可以感受到生态文学在

生态文化、生态文明中的重要地

位。那么，生态文学对当代中国

文学创作和发展又具有什么样的

作用和意义？

汪树东：生态文明建设需要

生态文学的重要助力。生态文学

能够引导人们重新认识大自然，

重新叙述人与自然之间的故事，

重新反思人类自身的生产生活方

式，重新在大自然的宏大背景中

来理解人的生命的位置和终极意

义。因此，生态文学其实是为生

态文明建设铸魂的核心力量。梭

罗的一部《瓦尔登湖》影响了美

国人酷爱荒野的国民性，卡逊的

《寂静的春天》惊醒了全人类的

科技崇拜迷梦。徐刚等一批作家

的生态报告文学和生态散文在中

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生态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和

发展具有三个层次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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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生态文学促使越来越多的

作家关注大自然，关注人与自然

的关系，丰富和扩展了创作题材。

中国文学长期以来具有较强的世

俗性、人文性，往往关注人性、

人道、人的社会与历史，很少把

人的生活与历史放在宏大的自然

背景中审视。生态文学突破了人

类中心主义视角，把大自然的千

姿百态纳入笔端，关注人与自然

千变万化的关联，开拓出宏大的

文学表现领域。陈应松、张炜、

迟子建、阿来、徐刚、胡冬林、

傅菲等生态作家在此方面尤其值

得一提。第二，生态文学呼唤一

种新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对

于日益受困于都市的作家而言，

生态文学试图呼唤他们或者在都

市中寻觅大自然的踪迹，或者冲

出都市到大自然中去寻觅灵感，

或者去荒野中触摸更纯净的生存

经验。生态文学作家的写作是融

合田野考察、博物学与生态学知识

的文学写作，强调心灵与自然的交

流。第三，生态文学赋予中国当代

文学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乃至世界

观。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态价值观

是节制欲望、尊重自然、与万物

共生。因此，真正的生态文学必然

是洋溢着终极的生命智慧的。

生态文学在生态文明新时代的

历史梳理

李景平：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国外的“公害文学”引起

思考而提出了“环境文学”概念。

进入21世纪，中国生态文明兴起，

“生态文学”和“自然文学”的

概念应运而生。请谈谈世界生态

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代表性作家

的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汪树东：从世界范围来看，

生态文学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应

该说，欧美浪漫主义文学构成了

对现代化的第一波强烈批判。受

卢梭“返回自然”的思想影响，

英国的华兹华斯等湖畔派诗人，

以及美国的爱默生、梭罗等超验

主义者相当推崇自然，创作了较

早的生态文学。但是若从更具体

的历史事件看，1962 年出版的雷

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

全球日益凸显的生态危机及 20 世

纪 60 年代开始渐趋高潮的欧美环

保运动才是当代生态文学诞生的

标志。以美国为例，加里·斯奈

德、玛丽·奥利弗、W. S. 默温等

的生态诗歌，近年来安妮·普鲁

的《树民》、芭芭拉·金索沃的《毒

木圣经》、理查德·鲍尔斯的《树

语》等生态小说，都带来了深远

的影响。若以近二十余年获诺贝

尔文学奖的作家为例，其中有不

少作家非常关注生态问题，由他

们创作的生态文学作品影响很大。

例如，南非作家库切非常关注动

物权利问题；克莱齐奥对那些远

离文明中心的土著人的生态智慧

很感兴趣；托卡尔丘克具有较强

的生物学知识背景，是素食主义

者和环保积极分子；韩江对植物

非常感兴趣。应该说，全球的作

家都越来越关注生态问题、气候

变化问题，倡导生态意识。

欧美生态文学作家的作品对

中国生态文学的影响也比较大，

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梭罗的《瓦

尔登湖》。我国不少作家都读过

《瓦尔登湖》，对梭罗推崇有加，

不少作品在出版时都被出版方有

意无意地以“中国版的《瓦尔登

湖》”这样的广告语来加以推广，

如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

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古岳的《谁

为人类忏悔》、阎连科的《711号

园》、丁燕的《沙孜湖》、胡冬

林的《山林笔记》、傅菲的《深

山已晚》等。雷切尔·卡逊的《寂

静的春天》对我国批判型生态报

告文学影响巨大，如徐刚的《伐

木者，醒来！》、陈桂棣的《淮

河的警告》、马军的《中国水危

机》等。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

对四季物候的精细观察和倡导的

大地伦理也对中国生态作家产生

了较大影响，苇岸、胡冬林、徐

刚、李青松等作家深受其影响。

约翰·巴勒斯对鸟类的细致观察

和精美描绘对龙仁青、傅菲、肖

辉跃、王雪茜等作家影响较大。

至于加里·斯奈德、玛丽·奥利弗、

希尼、耶麦等生态诗人，则对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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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国、侯良学等人的生态诗歌

产生了较大影响。刘醒龙、张炜、

迟子建、红柯等人的生态小说受

到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等作

品的影响较大。杰克·伦敦的《野

性的呼唤》、艾特玛托夫的长篇

小说《断头台》对中国生态小说

中写狼的作品影响较大，如贾平

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

腾》、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等。

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

史》、法利·莫厄特的《屠海》《与

狼共度》《鹿之民》、普里什文

的散文等生态文学经典对中国生

态文学也产生过影响。

李景平：您认为中国生态文

学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有哪些？

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经历了

怎样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什么样

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汪树东：自 1978 年以来，中

国生态文学已经走过了四十余年

的发展历程。最初仅有极少数作

家具有生态意识，偶尔创作出具

有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后来越

来越多的作家直面现实中的生态

危机，主动揭露、探讨生态现状

和危机根源，传播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生态理念；如今，更多作

家加入了生态文学的创作队伍，

自觉亲近自然、守护自然，以笔

为旗，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可以说，

生态文学已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文

学中一支极富创造力和影响力的

生力军。这一发展历程经历了三

个较为清晰的历史阶段，即 20 世

纪 80 年代的发生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的发展阶段和 21 世纪头

20 年的繁荣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产生较大

社会影响的是生态报告文学，沙

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徐刚的《伐

木者，醒来！》等堪称典型。20世

纪 90 年代，生态长篇小说开始相

继出现，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

响。哲夫的《天猎》《地猎》《人猎》

等“黑色生态环境系列”长篇小

说一度成为畅销小说。张炜的《九

月寓言》提出返回野地的生态理

想，反抗现代化的姿态鲜明，诗

意浓郁。莫言的《食草家族》《酒

国》等长篇小说批判现代社会的

消费主义倾向，倡导返璞归真。

姜滇的《摄生草》、朱启渝的《梦

断源头》、谌容的《梦中的河》、

亦秋的《涨潮时分》、克非的《无

言的圣莽山》等长篇小说反映现实

生态环境问题。生态诗歌在 20 世

纪 90 年代进入了更为自觉的发展

阶段。李瑛、韩作荣、李松涛、

李琦、宗鄂、吉狄马加、沈苇、

倮伍拉且等诗人都创作了富有个

人特色的生态诗歌。更具社会影

响力的生态诗歌作品频繁出现，

如于坚的《哀滇池》、李松涛的《拒

绝末日》、韩作荣的《寻找一棵

大树》等。

21 世纪头 20 年，生态文学

进入了繁荣阶段。首先，更多作

家加入了生态创作队伍，而且大

都已经具有了自觉的生态意识，

尤为重要的是，许多作家都是当

今文坛中非常著名的重要作家，

如阿来、迟子建、贾平凹、陈应

松、张炜、邱华栋、雷平阳、李

少君、吉狄马加、韩少功、刘亮

程、雪漠等。其次，生态文学已

经能够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

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如

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

獒》等作品就获得了极大的市

场成功。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

尔古纳河右岸》获得茅盾文学

奖，李存葆的《大河遗梦》、

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刘亮程

的《在新疆》、周晓枫的《巨鲸

歌唱》、李娟的《遥远的向日

葵地》、鲍尔吉 • 原野的《流

水似的的走马》、徐刚的《大

森林》等获得鲁迅文学奖。再次，

不少作家已经形成了生态文学创

作的典型现象，如陈应松关于神

农架的生态叙事，阿来关于川西

藏族聚居区的生态叙事，雷平阳

关于云南的生态抒情，胡冬林关

于长白山的生态描绘，傅菲关于

赣东北的生态书写，李娟关于阿

勒泰地区的生态叙事，沈念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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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洞庭湖的生态书写等。

从生态文学的发展趋势来看，

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

生态文学创作队伍，会有更多作家

响应生态环境部、中国作家协会关

于繁荣生态文学的号召。同时，也

会有更多作家专注于特定地域的生

态书写，如高维生、刘德远对长白

山生态的倾情书写，田万里对新疆

阿克苏的生态书写等。

李景平：与西方相比较，中

国生态文学作家群体有什么样的

特点？中国生态文学与世界生态

文学作品相比，其优缺点是什么？

汪树东：相对而言，欧美生

态作家具有更为典型的个人性，

而中国生态作家越来越表现出鲜

明的集体性。比如对于理查德·梅

比这样的英国自然写作者而言，

回归自然，与杂草共处，考究树

木的智慧，体验原野的灵性，都

只关乎个人的生命抉择，因此他

在《杂草的故事》《树的故事》

《心向原野：自然如何治愈了我》

等作品中坦然呈现的是高度个性

化的观察世界的方式，是个人灵

性的蓦然绽放。对于中国生态作

家而言，生态文学与生态文明建

设有关，与美丽中国建设有关，

与国家意志有关。因此，中国的

生态文学创作往往体现出较为鲜

明的集体性。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往往具有

如下鲜明的特点：具有生态守护

的强烈使命感，具有浓郁的悲剧

感和悲剧精神，多种生态立场并

存，多元生态景观共存，强调生

态和人文的平衡，凸显万物和谐、

天人合一的理想追寻。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也存在着

一些欠缺之处。第一，不少作家

的作品缺乏自觉的生态整体观，

思想深度不够。第二，缺乏足

够的科学精神和知识储备，对

生态危机的复杂性理解不深。

第三，缺乏持之以恒的坚守。

第四，艺术上不够成熟，模式化、

同质化较严重。第五，经典作品

还不够多。

李景平：正如你所说，生态

文学具有警醒现实、开启未来的

作用。那么，新时代中国生态文

学的作用该如何体现？

汪树东：生态文学的确会对

一个时代的生态意识产生直接影

响，但是生态文学毕竟是文学，

指望文学对社会现实产生直接的

作用往往是不现实的。生态文学

更大的作用是对读者产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是唤醒人们的生态意

识，是打破人们的“自然冷漠症”，

促使人们恢复对大自然的兴趣和

想象。只要人们能够充分接受生

态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只要人

们的生态意识得以觉醒，就会去

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守护大

自然。

生态文学在生态文明新时代如

何突破

李景平 ：我们讨论生态文学，

往往涉及主义问题——人类中心

主义、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中心

主义。传统文学强调人学，环境

文学认为传统文学是人类中心主

义文学，生态文学认为环境文学

是人类中心主义文学，自然文学

认为生态文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文

学。你认为生态文学中“人”的

位置到底是什么样的？

汪树东：生态文学的核心要

义之一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和颠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指

对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

的批判和颠覆。也就是说，生态

文学不认为只有人才是目的，才

具有内在价值；它承认大自然的

内在价值，相信大自然对于人类

而言不只具有工具价值。价值论

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实则是人

类不成熟的表现。就像一个只以

自我为中心的人，认为只有自己

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人都得围

绕着他转一样，对于这样的自我

中心主义者，我们说他是不成熟

的，是精神不觉醒的。人类中心

主义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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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反对价值论意义上

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否定人

的内在价值，而是认识到人与自

然万物都一样具有内在价值，人

是主体，自然万物也是主体，因

此人与自然万物要建立一种主体

间性，要建立和谐共处的生命共

同体。人在生态文学中不能像以

往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学那样占据

高高在上的位置，但也不是完全

销声匿迹的。生态文学中，人与

自然万物平等相处、相生相克，

共同维护着生态系统整体的繁荣

与平衡。如果自然文学倡导者认

为生态文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文学，

只能放逐人，只能关注自然，那

就走向另一个极端了。生态文学

是讲述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是

居间的文学，是互联的文学，是

强调生命共同体的文学。

李景平：在生态文学中，我

们的作家常说人与自然是平等的，

人与万物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

否只是一种生态文学的理想？是

否是生态乌托邦？你如何看待所

谓的万物平等？

汪树东：从客观真实的自然

存在来看，自然生态是残酷的吗？

其实不是的，残酷的观念是我们

人类社会集体认知对大自然的投

射。在大自然中，草从土壤中汲

取养分，兔子吃草，狼吃野兔，

狼死后又化身为泥土，构成环环

相扣的生态链。在这样的生态链

环中，没有什么是残酷的，狼吃

野兔并不残酷，熊吃鲑鱼也并不

残酷，一切都是生命能量的循环，

无所谓残酷与否。真正的残酷是，

当人类凭借理性力量和语言力量、

科技和群体团结从大自然中脱离

出来后，不愿意再受生态系统的

平衡法则制约，从而发展出永无

餍足的欲望和尽可能满足欲望的

科技力量，并对自然万物敲骨吸

髓。因此，残酷其实是人性的一

种伴生物。大自然是没有残酷一

说的。

万物平等是生态文学的一种

理想，也是生态文学的核心诉求。

但是对于不少人而言，接受万物

有灵、众生平等的理念还是非常

难的，这就像那些自我中心主义

者要摆脱小我一样艰难。理想的

艰难在于此，理想的崇高亦在于

此。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生态

乌托邦应该被牢记，其释放出来

的光芒也会照射进现实。

李景平：当前的生态文学创

作多聚焦于草原、森林、山野等

荒僻的自然生态环境，而对城市、

乡村、工业等现实生态环境保护

缺乏关注。你认为出现这种现象

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突破？

汪树东：生态文学作家总以

为荒野蕴藏着最后的救赎，人性

最纯净之处恰是人迹罕至之处。

生态文学出现这种荒野崇拜，也

是可以理解的。人人心中可能都

蕴藏着一个伊甸园、桃花源的理

想。人类最初来自大自然，慢慢

地远离了大自然，于是会不由自

主地把大自然理想化、神化、美

化。更兼现代化、工业化、城市

化浪潮无远弗届，人因之获益，

也深受其困。于是人们日益想念

大自然的自由自在、无私无欲，

渴望回归自然。因此，大量生态

文学作品描写草原、森林、山野、

大漠等，试图填补人们因自然缺

失症造成的心理空缺。应该说，

这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不过，生态文学还是不能简

单地停留于此。生态文学同时

必须关注城市、乡村甚至工业

场所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其

中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展开富

有诗意、富有深度的想象与描

绘。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引导人

们返回荒野，过原始人的生活，

而是在充分吸收工业文明成果

的基础上，重建尊重自然、敬畏

生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

这无疑是对生态文学作家的时代

召唤。


